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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年近“不惑”结婚成家 
 

 

 

 

一、无期的“吊胃口” 

 

 

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各地给“确实

悔改”的“右派分子”摘除帽子，使他们“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

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在我们人大新闻系，摘帽的右派连百分

之十都不到。之后，在毕业前夕，又摘了一小部分人的帽子。那

些摘去右派帽子的兄弟，看起来是比较“安分”的。但愿他们是

“真的改造好了”。 

对于大多数右派来说，这种政策似乎只是在“吊胃口”，他

们在离开大学分到各地各单位后，都经历了2年以上，甚至像我

戴了16年的右派帽子（含在校的3年）后，才摘帽。有的始终没

有摘帽，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改正”。这种做法，

在古今中外都是再难找到的。这种折磨人的手段，何其毒也！我

们这些右派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在物质待遇上得到菲

薄的“生活费”，这“费”是无法养家活口的。只是让你获得劳

动所必需补充的维持生命最低标准的生活费用。那样成天无休

止，招之即要来，挥之即去，不得讲条件、不得有怨言的劳动，

也只因为还有“摘帽”的希望，当权者可以让你眼巴巴地年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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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去期待、去“争取”，“吊”足你的“胃口”。我们就只能

这样耐着性子，百无聊赖地去打发日子，打发我们的青春。人们

会说，是否可以选择另外的路，不这样“忍”下去？当然可以。

比如：“壮烈”些，自杀！或者像林昭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被杀

害，或者像沙叶新先生在《仰天长啸：不！》一文中介绍的“极

右分子”徐洪慈，他1948年入中共地下党，1954年以调干生身份

入读上海第一医学院，1958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前后在安

徽、云南劳改、服刑。4次越狱逃跑，1972年9月越过国境，潜入

蒙古国。被蒙古国以“非法入境罪”判处一年徒刑。释放后，在

蒙古流亡近十年。1984年获平反归国。这是一个与极权抗争取得

成功的例子。他的精神可嘉。但这是十分罕见的个案。 

我曾苦思冥想过，即便在这和平时期，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国

人也竟如此凶狠？也竟如此水火不相容？当权者对待日本战俘倒

都没有这样不人道、不尊重人的起码的尊严的。监狱里的罪犯，

他们还有刑期，即使判了无期，也有可能减刑为有期，似乎还有

“奔头”，我们这算什么？我们那时的日子确实是比“无期”还

难熬。受到党化教育的人们，那种对右派歧视、敌对、警惕的眼

光，在白天的劳动中，在夜晚的睡梦中，都让我们惊恐不安，似

乎又有什么大祸快临头了。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让你生不如

死，苟且偷生。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就这样处在无望的人生和无形

的牢笼之中。 

我们当年是青年右派，凭着年轻，身体还好，经受住了常人

难以忍受的长期的精神的和物质匮乏的折磨，活了下来。那些年

老的，还有患有各种疾病的右派，那些有家室之累的右派，他们

哪能经受得住！该有多少人间悲剧？有的人如前面谈到的我的挚

友吕庆仕，他的心理承受力不足，受不了这个“忍”字，只有自

杀之一途！ 

1973年3月，总算熬到头了，我被摘去 “右派分子”帽子。

这时，我已经38岁，直叩人生“不惑”大关！我的青春年华就这

样被专制极权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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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誓言“不摘帽子不结婚，不摘帽子不回家”，这不是

什么豪言壮语，这是一种无奈下的最佳选择。因为戴着这顶在人

们看来无比可怕的帽子，找对象结婚，总不是幸福的。况且，要

人家也处在我的这一“紧箍咒”阴影下，于心不忍。我是赤贫，

一无所有，一个月32元“生活费”，只能勉强养活自己，顾及不

了他人。结婚生子，不要说世界上又多了个小右派，他吃什么？

穿什么？更不要说受教育了。我不是让他来找罪受吗？不摘帽不

结婚是理智的。至于不摘帽不回家，现实点说，连从宁夏到上海

的往返车票(那时还没有中宝铁路，要绕道北京或兰州)都买不

起。衣服破烂不堪，我有件百衲衣，给我缝补得不见庐山真面目

了，就这么一件破中山装，后来我还作为“礼物”，赠送给一位

回族老大爷老余。总之，这副狼狈相，无颜见江东父老。不回家

可让老母、姐妹省点心。现在摘了右派帽子，当然，最迫切的是

要见一见亲人。大学毕业后去宁夏至今，和亲人已别离13个年头

了。一路在北京、江苏淮阴分别见到两个姐姐和她们的家人。到

上海敲开家门，年近七旬的老母和大妹，竟愣了一下，以为来了

个不速之客。我一声：“妈！”她们才如梦初醒，说我又老又黑

又瘦。老母曾为我被划为右派哭干了眼泪，得了青光眼。在这恐

怖的和平时期熬了13年呵，和亲人才能团聚。抗日战争是“八年

离乱”，人们已觉得漫长漫长的了。 

我拿了13年的右派大学毕业生生活费，摘帽后定了工资级

别。县里有的人又不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办事。按规定，像我这样

的情况，本科毕业至少定为本科转正级，且不提我是调干读大学

的。但他们就给我定为专科转正级。我不去计较，也无法计较，

摘你右派帽子在他们看来已大大地便宜你了。有的地方对改正了

的右派给予经济补助，而我没有得到分文补助。 

这时，我开始考虑结婚成家的事了。虽然，此事来得有些迟

了。当时，我仍留在同心中学任教，开始，按政策规定，摘帽右

派只能教初中英语、农业基础知识等课程，政治、语文、历史等

是不能教的。后来，才安排我教高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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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摘帽后，家人和许多同事、朋友都十分关心我的婚事。

1974年初，我和同事魏挽淑（宁夏大学中文系1967届毕业生，她

比我小9岁）结为伉俪。我终于有了个温馨的家。 

 

 

 

 

二、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的妻子魏挽淑在和我结婚前一年的1973年元月2日，遭遇

了很大的不幸。远在西北铁路工程局乌鲁木齐铁路分局通信段工

作的她的前夫赵世卿（宁夏隆德县人，1967年7月，毕业于兰州

铁道学院电机系信号专业），因忍受不了所在单位对知识分子的

歧视和打击，撇下了出生仅7个月的儿子和结婚才三年多的妻

子，于2日夜间投缳自尽(当时在盐湖车站驻勤)。他们大学毕业

后成家，一直分居两地，她在宁夏同心，赵在新疆，千里迢迢，

牛郎织女，一年只两个月的探亲假。1972年5月初，在孩子出生

后第四天，赵依依惜别妻儿去新疆，再也没能回来。噩耗传来，

她扔下正在哺乳的孩子，和丈夫的叔父直奔新疆。颠簸半个月，

往返万里，办完丧事（无任何丧葬仪式），赵所在单位的军代表

认定赵为“非正常死亡”，又根据劳保条例第14条，给家属发放

人民币700多圆。补助费按本人工资9个月计算(赵当时是拿的大

学本科毕业生实习工资：每月66.2元)；丧葬费按本人工资两个月

计算。她陪伴着丈夫的骨灰返回。回来后，她又大病一场，瘦得

皮包骨头。 

赵世卿于50年代末曾在甘肃天水市第一中学被选拔为留苏预

备生，在政审调查中，有关方面了解到他宁夏家里虽是下中农成

分，但他父亲曾因“反对统购统销粮食政策”，服过3年徒刑，

于是取消了他的留苏资格。1960年9月，他考入甘肃省电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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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部电力专业，一年后退学，因为听说这个学院毕业生主要分

配去新疆，又重新考上兰州铁道学院。谁知道他不想去新疆，毕

业后偏偏还是被分配去了新疆。他的父母亲靠务农为生，他有两

个弟弟、两个妹妹，只有他好不容易读了大学。上世纪70年代

末，他的双亲因痛失爱子，以致精神恍惚，在贫病交迫中先后逝

世。 

对于赵的自杀一事，挽淑一直认为可疑。1974年9月，挽淑

接到赵世卿生前所在单位乌鲁木齐铁路局通信段王某和孙某的来

信，明白无误地指出赵的死，与盐湖火车站信号工区工长王某某

直接有关。此工区仅王、赵二人，王是初中文化程度。赵是派到

此工区驻勤锻炼，受王领导。王经常辱骂赵是“臭老九”、“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老实接受改造”，并多次殴打赵。在工

作中他对赵百般刁难，经常故意不开工门，这样，拿不上工具，

无法干活(几年来一直让赵干的是擦洗信号灯、维修信号机等工

作)，甚至不派活计，并以不记工时相威胁。1972年11月中旬，

由于考勤不合理，当赵提出质疑时，王无理殴打他。此后，直到

赵死亡前，王一直不给赵派活，赵欲干不成，欲罢不忍，只好自

个儿找点活干，或者关在屋子里生闷气。王就从上到下诽谤赵，

说他“摆臭架子”、“调皮捣蛋”、“整天睡大觉，不干活”，

以此毁坏他的名誉。赵面皮薄，自尊心强，受不了侮辱，加之往

宁夏调动无望，请假回家过春节又不准，才走上那条不归路。他

俩建议家属为赵申诉。 

1978年暑假期间，挽淑曾赴北京，去中共中央信访接待站、

国务院信访接待站上访，又去铁道部信访接待站，他们接受了申

诉书，并云将批转给西北铁路工程局调查处理。此后就杳无音

信，不了了之。 

由于挽淑所在的公社中学条件很差，她向同心县文教局提出

了希望能到县中工作的要求，总算得到了“照顾”。1973年3
月，她被调入同心县中学。 

十多年的戴帽“待遇”，使我在38岁时仍是光棍一条。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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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帽了，无论如何，我想早点成个家。1973年暑假返沪探亲之

后，我决定就地解决婚姻问题。学校几位同事都关心我的这件

事，他们热心帮助，锁定的目标就是遭遇不幸的她。有一天，我

在学校图书馆借书时，看到她在图书出借目录上写的字。这是我

见到过的女人写的最漂亮的字，且是信手写来的行书字。我有点

不大相信是她写的，心里想也许是别人帮她借书写下的。为此，

我特为问了管理图书的边国芳老师，边十分肯定地说：“确实是

魏老师写的，我看着她写的，你还不信？”以后我才知道她临过

苏东坡的帖，字写得浑厚潇洒，率性而为。她的人品、气质和美

貌、才干、她的字都让我爱上了。是“爱屋及乌”，还是“爱乌

及屋”，连我都闹不清楚了。　　 

她当时还未想过近期成家的事。记得她在回复我的第一封信

中，就表明了她当时的心情。下面是我们的各自的第一封信和我

的第二封信。 

 

挽淑： 

考虑再三，我觉得有必要写信给你，和你开诚相见地谈一些

问题，我相信你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近一个月以来，许多同志都十分关心我们的问题。他们全是

一片好心，在我们两方做了许多工作，我认为是应该感谢他们

的。 

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学习时，因犯反党

错误，被划为右派，那时，我才22岁，到今年3月摘帽，共历时

16个年头。当然，这是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我早就下过决心：

第一，不摘帽，我不回家；第二，不摘帽，我不结婚。现在，总

算归队了。找对象，成家，自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的上

半生过得是很不像样子的。我一定要在我的下半生踏踏实实地为

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除此之外，我还向往有一个美好的家

庭，找一个正直、忠厚的爱人。如果不是这样的对象，势必会带

来家庭悲剧，那么，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一生就过得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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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的了。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开头写过这

么两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

幸”。你的不幸，我当然是很同情的，但事已如此，过多的悲

伤，只会有损于你的健康。我对你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你是一

个很正派、很大方而又忠诚老实的人，一个十分好学的人。我认

为这是最可贵的。另外，我们所学的专业是相近相似，彼此间还

有业务爱好上的“共同语言”，这是十分理想的。我认为如果我

们能结合在一起，会很幸福。我坚定不移地准备争取同你结合。

我可以向你明确表示：在没有为你所断然拒绝以前，我是不会另

找对象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在你，当然考虑得要多一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的政

治状况欠好，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家庭出身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历史是自己写出来的，是无法更改的了。我自己在政治上的努力

已尽力做了。在这方面，你是否可以给予谅解和帮助？一次沉痛

的教训还不够吗？ 

至于我的为人，我的性格及其他，这里的同志们都一清二

楚，你可以广泛地了解。你可能还会担心孩子问题，小家伙从小

失去他的生身父亲，是很不幸的。如果我们结合了，我一定会给

他以父爱，三倍的父爱，你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否则，我既

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赵世卿同志。 

希望你能复我一信。我需要知道你的明确的态度，总不会吃

你的“闭门羹”吧？二十来岁时的“马拉松”式的恋爱也许不合

适了吧？是否可以干脆利落些？我们直接对话，好处甚多，你也

明白。这样的对话，可以保密到你认为能够公开时为止。 

就写到这里吧，愿你一切都好。 

之浒   1973.11.12晚10时  

来信可面交或放到我的抽屉里 

 

 

江老师： 

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由不得心里痛楚地想到，命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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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搞了一个多么残酷的恶作剧！——4年前，当我委身于我那已

故的爱人，并且与之结合以后，我曾想到：如果要我再同第二个

男子结合，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做这种想头的时候，何

曾想到会有今天！当然，这已经是多余的话了。 

我看了你的信。你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关于个人婚姻事，我还没有，也不打算

现在考虑。就我目前的心绪，主要的并不是对于将来前途的打

算。对于亡人的悼念，对于往昔生活的追索，这便是我目前主要

的心境。当然，人们会劝告说，应该往前看，死守过去是没有出

路的。这我承认是对的。但有何法！犹比之吃黄连，得到的并非

甜蜜与安慰，却还是有人要吃的。谁能够否认，爱情的消亡与建

立是同样的不容易！在我的生活中，无不叫人触目惊心；在我的

记忆中，无处不令人痛心疾首！你的一封信，犹如投江之石，激

起人心中多少哀愁惆怅之浪。以呼“挽淑”而言，在我的经历

中，除了要好的几个女友而外，何曾有第二个男性！然而，都快

一年了，过去那熟悉的声音在哪里？ 

当然，不是说将要永远沉湎于此，然而，现在不可能有另外

的打算。我是一个拘谨的人，更不愿敷衍一颗热烈而纯洁的心！ 

以上，似乎是绝无必要的表白。不过，想你不会反感的。

人，感情动物也。凡夫妻，总都希望相互忠诚。很难设想，一个

对自己结发的配偶毫无心肝的人，会对别的任何人产生真正的爱

情与忠诚。基于上述，唯此以答。“断然拒绝”，想必不是你所

希望的。反言之，对于我来说，就太不慎重、过于儿戏了。那个

小便条也看到了。 

 

愿你好！ 

魏   即日11时（江注：1973.11.15） 

 

挽淑： 

看了你的信，我为你对已故爱人的深情厚意所深深感动。这

种真挚的感情充满在字里行间。我感到你的心地是善良的。因

此，对于你的不“多余的话”和绝有必要的表白，我完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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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说，我是“不会反感的”。 

我将十分尊重你的意见，在你“不打算现在考虑”婚姻问题

的一个未知时间里，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你不是

说：“当然，不是说将要永远沉湎于此”吗？果真是这样，我将

有充分的耐心等待着你。 

我对你的爱慕之情，本是无可非议的。在你面前，我也无可

讳言，十分坦然。这从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就可见一斑。 

爱情的建立诚然是不易的。但是，我深信，只要我抱有诚

意，我对你的爱情，终有一天会为你所接受。“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我是充满信心的。 

“对于亡人的悼念”、“对于往昔生活的追索”，最终将转

移到对待孩子上。把孩子抚育成人，就是悼念亡人的最好表示。

以为然否？ 

以后一个时期内，如有第三者登门造访，就不是为我所派

遣。请理解他们的心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工都是很关心我们

的。他们的心情，用一句西方谚语来说，就是：“愿天下有情人

皆成眷属”！ 

你信中的“弦外之音”，自然“心照不宣”！ 

纸短情长……   

     祝你好！ 

之浒   1973.11.18晚10时 

 

 

我们不光在一个教研组，还在同一间办公室。她坐前面，我

隔几张桌子在后边。真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婚后，她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 

 

在县中正式上班后，有天我路过一栋教室，看见一个人正在

山墙的黑板报上写粉笔字。他站在一条木凳上，一手拿稿纸，一

手在快速地移动，黑板上已写下了好几行字。好漂亮的字呀！瘦

劲有力，一丝不苟。我边看字，边瞧人。他中等个子，古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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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突出的额头，上身着旧墨绿色便衣，下穿旧军绿色裤子，穿

一双解放鞋。乍看，像位复员军人，大概是教务处的人吧。后来

听同事们介绍，才知道他是江老师江之浒。 

在调来县中前，曾隐约听人说同中有个右派摘帽了，没想到

正是他。他虽然穿着一般，但那气质、那神情，却透着倔强和坚

韧。很快，暑假到了。一放学他就到北京、江苏、上海探亲去

了。据说，他已十多年没回家了。      

我遇到不幸后，我妈放心不下，陪伴我，给我带孩子。渐渐

地，有同事和我妈谈，要老人劝我给孩子找个爸。妈说，‘哪有

那样合适的呢？再说，她自己的事，要她自己做主’。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我在校园的路上碰上了已回校的江。他

像换了个人似的：春风满面，着一身深灰色的的卡中山服，显得

很有气质和风度。 

“回来啦！’ 

“是的”。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的最简短的对话。 

新学年，我教高一的两个班语文，他教高一的英语。有一些

男女老师很热心于做红娘，“穿梭”于我俩之间。为此事，我确

实思量再三，感情的困扰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我不能过早地寻

找伴侣。我自己的出身也不“高贵”：属于“黑五类”子女，赵

又是“非正常死亡”、“自绝于党和人民”，如果我和江结合，

岂不是“黑”上加“黑”了？double“黑”了？然而，我虽对他

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凭教工们的反映和大半年的观察，他给我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想，我得找一个能给孩子真正父爱的人。他

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成过家，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年近不惑，不

会像年轻人那样轻率地对待婚姻大事。他经历坎坷，我遭遇不

幸，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有可能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将回

信悄悄地从他加锁的办公桌抽屉的隙缝中插进去。这就开始了以

上我俩最初的“秘密通信”。 

母亲回老家去了。小妹颖君陪伴我和孩子。她才12岁，我的

“大事”只有我自己去应对。万没料到的是，他可不是“孤军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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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他还拥有一个经验老到的“参谋班子”哩！每次我们的

信，他都让他的“高参”们过目并听取他们有益的应对建议。这

是婚后我才知晓的。他在县中十多年，不论在监督劳动改造时，

还是工作中，都是不亢不卑.，吃苦耐劳。他知识面广、待人忠

厚。有些当地群众在路上看到他，都用伸出大拇指来表示钦佩，

认为江虽是南方人，比他们当地人都能吃得起苦。他也受到同事

和学生的尊重。他后来告诉我，他下决心找我谈对象，就是那个

参谋班子提议的。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恋爱方式。 

教英语的周昭亮老师(本来教语文，文革后改教英语)是广东

潮阳人。周老师后来告诉江：有一天，我去他家借工具书，正巧

柯则夫（原在本校任教，后调自治区教育厅，他是上世纪50年代

初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分配到解放日报社工作。1958年来宁

夏，在同心中学工作数年）出差路过在周老师家。我走之后，他

们认为我可以作为江的合适的对象：气质好，长得也不错。还有

一个“高参”叫陈诏，上海明治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他也是解放

日报社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也在同心县城工作（江注：陈

后来回到上海，成为有些名气的“红学”专家），他补充了对我

的评价：“就是在上海，也是能带得出去的”。 

江把我的第一封回信给周看后，周以“周太史公”名义，写

了“《新寡魏君与江郎书》浅批”。亏他有那么大的兴趣，那样

地呕心沥血。此批注读来令人捧腹。当时，教高中数学的李惠仁

老师（宁夏大学数学系1965届毕业生，是他，在江劳动改造时到

江居住的窑洞和江深谈，以试探江的学识和才能，并‘确认’江

‘真是’北大的），他是作为谋士和特使在我俩之间穿针引线的

重要人物。让我们扼腕的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医疗事

故，在银川逝世。 

 

 

《新寡魏君与江郎书》浅批 

 

“提笔”就剖肺腑，肝胆相见，表明了心地，吐露了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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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为悦己者容”，不言而喻，当然也愿意向知己诉衷情。这是

规律。如果不是对知己，焉能如此坦率？只看这一段，就完全可

以断言：新寡魏君已把江郎置于知己行列。江郎把这一段当做闲

笔，实是大错特错，说明此公对“爱情”完全是个“文盲”。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完全可以理解。魏君新寡，

“居处无郎”，冷冷清清，忽闻江郎从内心深处死劲地、有感情

地唱出“凤求凰”，形单影只的魏君，怎能不为所动？“人，感

情动物也”，心花朵朵开是很自然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

又惊又喜的表现，是平静的情海已泛起微微之波的表现。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段是“欲擒故纵”、“欲

露故掩”的手法。赵朴初先生说，“听话要听反话，才不把当

上”。对这一段，应作如是观。头脑必须活一些，不能书呆子

气，去就文论文。 

其实，如果对这一段认真细加研究，其态度也是极为明朗而

积极的。特别要对“现在”两字多加推敲，则获益匪小。 

“现在不考虑”，并不是不考虑，更不是永远不考虑。“现

在不考虑”，意即过一个时候就考虑。意思不是非常明白吗？  

其实，江郎应该把这一段作这样的意思来读：“亲爱的之

浒，你千万不要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让我准备好了，一定

嫁给你”。魏君毕竟是个大学生，学过“文章作法”之类的东

西，用词遣句有其独到之处，如何写好“耐人寻味”的书信，有

其一定的技巧。如果像江郎那样地热中于所谓“开门见山”，毫

不含蓄地说：“我今天不嫁，明天嫁”就有如白开水，毫无回

味，甚至令人感到兴味索然，与嚼蜡无异了。爱情这个东西，总

不能像拍卖行那样的公开，它的建立总是从“黑市”开始的。不

知江郎是否注意到“现在”这两个字？此公的“爱情头脑”是很

差劲的，有时竟像块石头。建议应该拜高参为师，study hard。  

“现在”两字用得太好了，太巧妙了。 

记得江郎也用过“现在”两字，然而却是个狗屁。一在天、

一在地，绝不能同日而语。据江郎说，这是“干脆、坦率”的表

现。这完全是一副流氓商人强卖强买的口吻，令人不敢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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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向前看……我承认是对的”。这一段是全信的中心，

全部精神所在。应该这样“翻译”：“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节

哀’，迈开大步向江郎靠拢来！” 

“你的一信，犹如投江之石……”一段，与前文“我不知如

何是好”相呼应，进一步说明：我的芳心已动，爱情之海己有掀

起巨浪之势。 

以“呼‘挽淑’而言”一段，是有意提出来的。不是怨尤的

话，而是赞扬江郎称呼得恰当的意思。所以应该把“过去那熟悉

的声音在哪里”作这样来读：“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已快一年没

有听过了，今后你就这样称呼我吧！” 

建议江郎写第二封信时，仍旧用这样的称呼。可以打保票，

魏君是高兴的。 

“当然，不是说要永远沉湎于此……”与上面“应该向前

看……”相呼应，再度表示：你不要害怕，我一定用利剑斩断痛

楚之丝，变忧为喜，我们俩结合一定有期。姓魏的想得多么体贴

入微！处处生怕江郎误解，不厌其烦，交代了再交代，用心实在

良苦。 

“更不愿敷衍一颗热烈而纯洁的心”一句，是全文说得最真

挚、最明确而态度最坚决的话；也是内心深处锻炼出来的对江郎

倾注爱情的肺腑之言。江郎对这一句，必须“回环雒诵”并用工

整的柳体抄在纸上，贴在心口上。 

“不过，想你不会反感的”。怎敢反感！看这样的信，像喝

“玉液琼浆”，浑身舒服。江郎迫切希望每天要有二封才过瘾。

（之浒注：这一句评得最马虎！没有说到点子上。实际上是小魏

在给我打招呼，为了转轨定向、言归正传的！） 

“人，感情动物也……爱情与忠诚”意思极为明确：我对已

故赵君忠诚，也即对江郎一片忠诚。 

“断然拒绝，不是你所希望的”。 

不是江郎所希望的，难道是你自己所希望的？（之浒注：反

问精彩，周公总算学到金圣叹的些许皮毛，一笑） 

其实，魏君早已“欣然接受”了。 

“那小条子也看到了”，生怕江郎记挂，想得多么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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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史公曰：感情真挚，措词委婉，用意良苦，态度明朗。

一定要嫁，嫁给江郎，开锣何时，期在春暖。此“批”曾请李惠

仁先生过目，他认为尚有漏批之处。建议应在“都快一年了”处

加批：“这是弦外之音！”  

 

之浒关于“那个小便条”的说明：县药材站上海老乡老陈，

在陈诏那里听说我和魏的事，无意中在马明忠（县商业局百货站

职工，南方人）那里说了。马的老婆急急忙忙跑来中学找魏证

实，弄得小魏怒火中烧，跑到杨延虹（女，同中教师）处声言要

找江骂一顿，说江在外面大造舆论，以便造成“逼兵”之势。杨

要代她看一看江在不在自己房间里，以便让她好去骂！杨说：

“好吧！我给你去看看”。她又急着说：“那不必了”。杨说：

“你看江是这样的人吗？”她说：“我想也不会”。杨又说：

“药材站有个他们的上海老乡，姓陈的，可能是他说的”。事

后，杨又找我把情况谈了，并说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

样，弄得我有口难辩，冤枉透了！ 

 

1973年10月31日晨，我给小魏写了张小条子：“不胫而走，

何‘逼’之有？——劝君别动肝火！”主要告诉她：我没有向外

透露什么，谈不上“逼兵”；婉转地批评她的主观猜测。她在早

上第二节课9：20左右看到我的便条（放在她的抽屉内），我们

在上第二节课时都相互笑了。 

 

 

 

 

三、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鉴于外界环境十分复杂，我们想，无论如何要办事谨慎和隐

蔽。有少数人并不想成全我们。学期末，我追求她的步伐加快

了。 


